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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开了

说起故乡，必须要提到万亩龙湖
提到龙湖里娇滴滴的荷花

六月刚过，龙湖的荷花就竞相
绽放出奇异的色彩

挺拔，端庄，优雅，羞涩
每一朵荷花都开出不同的欢喜

露珠一定是给了荷茎特殊的磁力
才吸引着无数人来到这里，驻

足停留

我们在荷花呼吸时醒来
听听窗外的风，看看湖心的雨

龙湖里的荷花，最能分清
谁是本地的游客，谁是外地的

游子

龙湖赏荷

一只青蛙从芦苇中跳进湖里
荷叶便把青蛙的皮肤染成了绿色

拐角的浅水处，被成片
盛开的荷花和漂移的水葫芦嫌弃

却开出一朵很小的荷花
请原谅一个诗人，看了她百遍

千遍

从《诗经》里走出的采荷少女
到《陈风》里轻吟的缠绵情愫

赞美龙湖荷花的词语已经太多
太多

我只愿做一阵风，默默地从她
身边走过

荷花赋

清晨龙湖荷花开放
这是号召游子们回家的信号

那些高高低低的荷梗
托举着千万朵粉红色的灯笼

傍晚时分，起风了
我坐在游船上，闭上眼睛

荷叶高过头顶
我似乎看到成片的荷花向我倾斜

当我起身离开，衣角
似乎也沾染了荷叶深沉古雅的绿

我愿做一朵龙湖的荷花
（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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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诗 歌

你刷的不是手机，是流年
■石闯

眉 豆
■吴继峰

散 文

幸福起航

潮白河，穿城过，
百年钟声传薪火。
智慧的少年求知力行，
幸福学习快乐多。

白檀树，成传说，
琅琅书声汇成河。
知识的殿堂乐学善思，
成就人生一路歌。

啊，未来在召唤，
多彩世界属于我。
啊，幸福起航，使命在心头，
希望之帆永不落。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小学校歌）

母校荣光 民族希望

南长河畔车道沟旁，
大槐树下书声琅琅。
男生英俊，女生淑雅，
人文奠基理工见长。
每当走进可爱的校园，
眺望人生豪情激荡。
啊，今天我爱理工附中，
明天我是母校的荣光。

红色基因胸中绽放，
同心追梦接力续航。
沉毅笃行，厚德积学，
智慧青春充满力量。
每当走进温馨的课堂，
理工学子神采飞扬。
啊，今天我们携手同行，
明天开创民族的希望！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校歌）

未来有我

东方巨响的神话，
科技盛开的花朵。

“两弹一星”精神，
照亮书中的星河。
久育九德，知行合一，
好好学习，未来有我。

马兰花开的校园，
梦想起飞的课桌。
红色血脉延续，
科学报国的传说。
弘道致远，守正创新，
天天向上，强国有我。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九一

分校校歌）

向着新高地前进

穿越历史迎来日月星辰，
百年名校在这里华丽转身。
中华文化拥抱世界文明，
时代风尚铸就弘毅精神。

带着梦想走进每个早晨，
美丽校园留下我坚实脚印。
自由之风相伴博学多思，
报国之心不忘天天发奋。

诚真处世，慎独立身，
约之以礼，博学于文。
我们携手，携手同行，
向着新高地前进、前进！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回龙观

学校校歌）

编者按

随着新学期开始，菁菁校园里又是书声琅琅、歌声不断，而凝聚
着师生情怀、承载着校风学风的校歌，更是一次次在校园响起。周
口籍词作家雷从俊，曾多次与作曲家合作为学校创作校歌。今天编
发他创作的一组校歌歌词，以飨读者。

那天，去朋友家串门。椅子
还没坐热乎，就被眼前的景象钉
在了原地。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
大学毕了业，除了吃饭出来露个
脸，几乎长在了床上。脊背弯成
一座小桥，指尖在屏幕上翻飞，
眼神像焊在了上面。窗外的太
阳升起又落下，都跟他没半毛钱
关系。

他的早晨，常常从中午才开
始，到了夜晚，又把自己整个儿
交给那块发光的“小砖头”——
刷视频、打游戏、看电影，一不留
神又熬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
太阳照常升起，他照常昏沉，像
一只被抽空了棉絮的旧沙发。

还有一位年轻母亲，手机几
乎 成 了 她 身 体 上 新 长 出 的 器
官。做饭时看，打扫时看，接送
孩子的间隙，也要低头刷两下。
孩子写作业喊妈妈，她随口应
答：“嗯，你好好写。”孩子想让她
陪着下楼玩，她头也不抬：“你自
己去玩会儿，妈妈有事儿。”

家里来了客人，她仍舍不得
放下手机。孩子终于爆发了，当
着所有人的面，眼圈一红，声音
都在抖：“妈妈，你跟手机过吧，
不要跟我们过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空
气里，也扎进每一个听见的人心
里。

这样的场景，稀罕吗？
大学课堂上，学生们齐刷刷

低着头，像一排排安静的谷穗，
风来了，不动；雨来了，不摇。老
师讲到高潮时，他们没反应，讲
到悲恸处，他们也没反应，临下
课，才装模作样地翻两页书，像
是给老师一个交代，又像是给自
己一份安慰。一段段宝贵的课
堂时光，就这么交付给了屏幕。
屏幕里装得下全世界，就是没有
那个正在讲课的人。

网络上有句话让我印象很
深：“最隐蔽的贫穷，是熬夜和刷
手机。”初听觉得夸张，细想不由
得冒冷汗——真正拖垮一个人
的，往往不是大风大雨、大灾大
难，而是两件看似无害、实则伤
人的小事：习惯性熬夜、无节制
刷手机。

两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著
名作家。在他家客厅里聊了整
整一个下午，阳光从落地窗洒进
来，茶香袅袅，他全程没看一眼
手机。他带我看书房，又看他的
空中花园，满架盆景，绿意扑眼，
他一盆一盆地给我讲它们的故
事。临走时，我想加他的微信，
他摆摆手，笑了：“我没有微信，
只有一个电话，有事打那个号就
行。”我愣住了。

这年头，一位著作等身的作
家，竟然连人人皆有的微信都没

有？
他说，妻子曾替他申请过，

他知道后发了火，让她立即注
销：“电子产品太干扰人了，多少
人沉迷其中拔不出来，耽误了多
少正事。”末了，他淡淡补了一
句，那句话我至今记得：“这个时
代最珍贵的‘奢侈品’，就是没人
打扰，专心做事。”

他年过七旬，依然保持旺盛
的创作力，一部接一部地出书。

他叫张宇，曾任河南省作家
协会主席、《莽原》主编。在他的
书房里，字帖洇着墨香，书脊挤
得密不透风。他说：“写作是慢
功夫，急不得。手机让人快，文
字让人慢。”

你看，手机在手里，是工具；
搁在心上，就变成了手雷。用好
了是梯子，用错了是镣铐。

多少人的困境，正源于此：
白天浑浑噩噩，晚上放飞自我。
日子一天天流逝，专注力和自控
力却在悄悄流失。有人别说三
五天、三五个小时，就是三五分
钟不看手机，就心慌意乱、坐立
不安，仿佛天都要塌了。其实，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我们都听过那句话：每天进
步 1%，一年后收益惊人。可反
过来，每天消耗 1%，一年后又会
怎样呢？你以为你在消遣，殊不
知正被算法一次次精准投喂。

那些短视频、小游戏，如同嗑瓜
子，一颗接一颗，等你想停的时
候，袋子已经见了底。这种“系
统驯化”就像温水煮青蛙，不痛
不痒，等你察觉，早已深陷其中；
等你惊醒，世界已经换了模样。

当然，有人会说：“白天上班
那么累，晚上晚睡会儿，刷刷手
机放松一下，怎么了？”偶尔为
之，无妨，就像偶尔吃一顿麻辣
火锅，顶多第二天多喝两杯水。
可一旦变成每日常态，就真会出
问题。长期熬夜刷手机的人，第
二天醒来，眼神浑浊，身体发沉，
心里烦躁；而生活规律的人，眼
神清亮，头脑清醒，浑身有劲儿，
走起路来都带风。

一天看不出差别，一月看不
出端倪，一年呢？虚拟世界荒芜
了真实人生，人与人之间的差
距，就是这样被拉开的。

作家木心说：“从前的日色
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慢，
是一种奢侈；专注，是一种稀缺
的自我成全。

那么，你呢，敢不敢从今晚
开始，放下手机，早点歇息？敢
不敢在明天早晨醒来时，先瞧瞧
窗外，看看树梢上那层薄薄的金
光，辨辨鸟叫的方向，而不是第
一时间点亮屏幕，划开那个黑
洞？

路就在脚下。

眉豆这东西算不上稀罕物，
可我总也忘不了它的味道。

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味道。说它香，似乎并不浓烈；
说它甜，又分明带着些青涩。可
就是这股子说不清的味道，牢牢
地烙在了我的记忆里，任凭岁月
冲刷，也褪不去半分。

我小时候，农村人日子过得
紧巴。主粮都不够吃，大家更舍
不得拿可耕地去种菜。可蔬菜
总是要吃的，于是房前屋后，但
凡有点空地，奶奶便会见缝插针
地摁上几个眉豆种子。眉豆这
东西好活，不挑地，不挑肥，几场
雨下来，藤蔓便沿着墙根，疯也
似的往上爬。到了夏末秋初，紫
红色的小花开得密密匝匝，过
不了几天，便结出一串串扁扁
的豆荚，有青绿的，有紫红的，
在风里轻轻晃着，像极了弯弯
的眉毛。

那时，奶奶常给我们炒眉豆
吃。她将新鲜的眉豆摘回来，掐
去两头的尖儿，撕掉两边的筋，
洗净了，切成细丝。锅里放少许

油，扔几粒花椒、几片蒜，待炸出
香味，便将眉豆丝倒进去，大火
快炒。随着那“刺刺啦啦”的声
响，满屋子便弥漫开一股清新的
气息。

我形容不了那是一种什么
味道，只是觉得喜欢。喜欢它入
口时微微的脆，喜欢它咀嚼后泛
出的那一点点涩，更喜欢蒜香和
花椒香在舌尖上慢慢漾开的感
觉。那时候，半碗炒眉豆，我能
就着吃下俩馍，再喝一碗红薯稀
饭。

秋天吃不完的眉豆，奶奶会
晒成干菜。她将新鲜的眉豆在
开水里焯过，捞出来，一片片摊
在竹席子上，放在太阳底下晒。
晒干后的眉豆皱巴巴的，颜色也
变成了深褐色，看着不起眼，可
到了过年的时候，便成了稀罕
物。奶奶会做我们平时舍不得
吃的回锅肉，和眉豆干一起炖。
肉香和眉豆香混在一起，在灶台
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满院子
都是年的味道。眉豆干吸饱了
肉汁，夹一筷子放进嘴里，嚼起

来韧韧的、香香的，真能吃出肉
的香味。

后来我外出上学，继而在外
地工作，回老家的日子便少了，
可每次回去，父亲总会给我准备
些眉豆。父亲在老家生活，吃不
了多少眉豆，可每年春天，依旧
会在院子里种上几棵。他说，这
东西好种，不用怎么管，到时候
就有得吃。

那年中秋，我回去看望父
亲。临走时，他装好一袋子眉
豆，让我带回城。我说城里也能
买到，不用这么麻烦。父亲只是
笑笑，坚持让我带着。那袋子眉
豆跟着我在汽车上一路颠簸。
到了城里，炒上一盘，吃起来似
乎真和超市里卖的有着不一样
的味道。我觉得吃下去的仿佛
不只是眉豆，还有老家的味道，
还有父亲沉默的牵挂。

爷爷奶奶多年前去世，父亲
离开我们也已经三年。如今再
回老家，院子里空荡荡的，再没
有那遮天蔽日的眉豆秧子。我
站 在 老 屋 前 ，心 里 空 落 落 的 。

那些曾经爬满东墙的藤蔓，那
些在风里摇晃的豆荚，那些灶
台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日
子，都随着亲人的离去，一并消
失了。

妻子和孩子们都不太喜欢
吃眉豆。每次我炒上一盘，他们
只尝一口，便会放下筷子。妻子
说，这菜有点涩。孩子们更是皱
着眉头，说不如西蓝花好吃。在
他们的理解里，我可能对所谓的
乡土情怀“入戏太深”，可事实
上，我是真的喜欢那独特的味
道。那味道里，有奶奶在灶台前
忙碌的身影，有父亲默默把眉豆
装满袋子的背影，有老屋院子里
那些紫红色的小花，有那些再也
回不去的旧时光。

又是一年秋风起，孩子姥姥
家种的眉豆迎来了丰收。她知
道我爱吃这一口，就让人给我们
捎来了一些。夹起一筷子眉豆，
慢慢地嚼着，涩涩的、香香的，还
是从前的味道。只是想起故去
的亲人，这味道里多了些说不出
的酸楚。

歌 词


